
阳
光
下
的
钻
戒

王
小
忠

朝花周刊

朝花 编辑：栾吟之
视觉编辑：金涛

2026年4月25日 星期六
www.jfdaily.com6

已经三天了，旦知刀杰非常固
执，他弯着腰，依然在草丛里搜寻。
“旦所长，这片地都找了三遍。”

多吉直起腰，用手背抹着额头上的
汗，“这跟大海捞针有啥区别？这两天
镇上维稳巡逻任务重，游客多，要不
咱们早晚巡逻的时候顺带找找？专门
来找，所里人手不够呀。”

旦知刀杰头也没抬，说：“人家大
老远来这里旅游，丢了珍贵的东西，
咱们不能不管。”又说，“海动，山不
动。只要东西还在，就一定跑不了。”
说着他又打开手机，看了看刘女士发
来的照片。是的，没有错，就是身后的
观景台。

下午3点是阳光最毒的时候。连
绵起伏的光盖山的积雪像无数面镜
子，将阳光聚拢在一起，又直直投射
下来。旦知刀杰觉得后背有点刺疼，
左膝旧伤也隐隐作痛。每逢天气冷
热变化，旧疾的反应跟天气预报一
样准。

年轻民警多吉直起身，捶了捶后
腰，说：“方圆五百米的草皮都翻过来
了，肯定不在这里。”
“再找找”，旦知刀杰说，“说不定

就在脚下。”
江迭公路像一条灰色的蛇，盘绕

在群山之间。旅游旺季刚开始，旦知
刀杰下意识地抬头望了望，五颜六色
的车辆排着队，观景台上的经幡猎猎
作响。堵车的主要原因是人们随意停
车、打卡拍照，也有极少数可能是牦
牛当道。中国最美百公里旅游线，堵
车是正常的。但谁都不会想到，就在
这条最美百公里寻常的一个观景台
旁边的草丛深处，藏着一个人半辈子
的印记。

多吉也顺着长长的车队望了一
眼，撇了撇嘴，说：“说不定早被人捡
走了。”

旦知刀杰手下意识地隔着警服，

轻轻按了下左上胸的内袋。硬硬的小
皮夹一直都在。他没理多吉的抱怨，
继续翻着草丛。有些东西，丢了，就再
也找不回来了。

3天前，山东的刘女士打来电话，
她带着哭腔，说在光盖山观景台拍照
时，把结婚30年的钻戒弄丢了。刘女
士说那天她拍完照，系了一下鞋带，
起身时好像听到东西掉在草里的声
音，当时没在意，回家才发现装在口
袋里的戒指不见了。她一边说，一边
不住地怪自己，那天早上不应该把戒
指取下来。

手机里只有一张照片，是她朋友
拍的，旦知刀杰确定就是这一处观景
台。就凭一张照片，旦知刀杰带着多
吉在这片草地上找了整整三天。
“歇会儿吧。”旦知刀杰终于站起

身。两人来到观景台，坐在鹰嘴岩的
阴影里。旦知刀杰心里想，30年，山还
是山，水还是水，可对一个人来说并
不平凡，欢笑、泪水、孩子成长、父母
老去……
“下午，换个办法找吧。”旦知刀

杰说，“照片是下午三点多拍的，太阳
就在这个地方，”他的手指在空中画
了一道弧线，“钻戒如果掉下来，就应
该往这个方向滚。”

多吉眨了眨眼，说：“所长，你比
刑侦队的还专业呀。”
“这地方待久了，山水草木都会

教你办法的。”旦知刀杰笑着说。
“那你怎么不早用这办法？”多吉

也笑着说。
“这个办法不能经常用。”旦知刀

杰说着又皱了下眉。
“膝盖又疼了？要不你先回所

里吧？”
“没事。老毛病了，阴天下雨才犯。”
午休时，旦知刀杰又把照片放

大，并且蹲在刘女士拍照的位置，说：
“多吉，你过来。”他指着手机屏幕，
“如果戒指顺着这个方向往下滚，应
该就在那片狼毒花附近。”

多吉挠了挠头，没说话。
“我们之前是地毯式搜索，现在

是重点排查。”旦知刀杰用矿泉水瓶
在空中比画出一个扇形区域，“或许
她当时身子侧着，戒指掉出来，被脚
碰了一下，滚得更远些。”

两人都笑了起来。在观景台上简
单吃了点，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寻
找了。他们顺着阳光转动的方向，用
手像梳子一样梳理着草地。

忽然，多吉大叫了一声。旦知刀
杰听到叫声，赶忙跑了过去。就在一
丛狼毒花旁，多吉张开的双臂悬在半
空，似乎要拥抱群山。

旦知刀杰蹲下身，小心地拨开多
吉脚下的一丛狼毒花，看见钻戒完
好无损地躺在那里。他揉了揉眼睛，
捡起戒指，又仔细看了看，圈内侧还
有几个小字，虽然磨损厉害，但他还
是辨认了出来。是的，不会错，就是
她的。
“终于找到了！”多吉一屁股瘫坐在

狼毒花上，突然之间好像没有了力气。
回到派出所已是傍晚。旦知刀杰

把钻戒放进保险柜，给刘女士打了电
话。电话那头先是沉默，接着是激动
的抽泣。

挂断电话，旦知刀杰一个人来到
派出所后面的小山坡上，只有站在
那个小山坡上，才能看见整个尼巴
镇。以前的镇子还不是这样。路是土
路，派出所只有三间瓦房。他跟着老
所长，在各个村里调解纠纷，学会了
给牦牛贴反光条——它们总爱在晚
上横穿公路。

老所长退休前对他说：“旦知刀
杰，在这个地方当警察，破大案的机
会不多。但你能让大家和睦相处，能
让老人不被骗走养老钱，能让游客在
暴风雪里安全回家，就够了。”

10年来，他从来没有忘记老所长
的教诲。
“旦所长，”多吉在山坡下喊，“刘

女士说订了明天的航班。”
“知道了。”旦知刀杰应了一声，

接着慢慢走下山坡。
第二天下午，旦知刀杰开车去机

场接人。100多公里路，他开了3小
时。左膝盖隐隐作痛，他不得不在中
途的观景台上停下来。

刘女士走出机场时，旦知刀杰一
眼就认出了她。回尼巴镇的路上，刘
女士的丈夫一直说着感激的话。刘女
士看着窗外的草原，轻声对旦知刀杰
说：“30年前我们结婚时，他说要带我
看遍中国最美的风景。没想到最后一

站，又让我们重新开始了。”
“重新开始？”旦知刀杰从后视镜里

看了一眼。
“婚姻的开始，”王先生笑着说，“这

枚戒指是我们婚姻的见证。丢了它，就会
丢了过去。找到了，就要重新开始。”

到了派出所，旦知刀杰从保险柜里
取出戒指。刘女士接过戒指时，手指微
微发抖。王先生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想要表达心意。旦知刀杰坚决将他手里
的东西推了回去，夫妇俩只好作罢。

临走前，刘女士忽然问：“旦所长，
您成家了吗？”

旦知刀杰摇了摇头，说：“还没顾上。”
“有很重要的人送过您信物吧？”

刘女士说，“我看您看戒指时的眼神不
一样。”

旦知刀杰愣了一下。送走刘女士夫
妇，旦知刀杰锁好保险柜，却没有回宿
舍。刘女士的话还在耳边：“您看戒指时
的眼神不一样。”

旦知刀杰摸出内袋里那个磨损的
旧皮夹，里面没有照片，只有一只小小
的、色泽暗淡的银耳环。那是卓玛的耳
环。那年冬天的暴风雪十分严重，他们
去救援被困牧场的群众。等回来时，得
到的却是噩耗——卓玛因为救困在山
崖边的几只羊羔，滑下了山崖。他也滑
到了崖底，膝盖磕在树桩上，他顾不上
疼痛，大喊着卓玛。然而，他在灌木丛中
只找到了一只银耳环……

第二年立冬，老所长退休了。老所
长给旦知刀杰说：“旦知刀杰，你只要
记住一点，在这个地方，守好活着的
人，就够了。”从此以后，他就将耳环贴
身带着。于他而言，每一次求助，并不
只是工作，而是对那份失去的牵挂与
守护。

夜风吹过派出所的院子，旦知刀杰
将耳环放进皮夹里，他仿佛看见了卓
玛，她露出微笑。
“所长，所长，刚接到报警，光盖山

有车辆抛锚，需要救援。”多吉大声喊。
“带上拖车绳和搭电线！”旦知刀杰

将皮夹装进口袋，出了办公室。
警灯旋转起来，红蓝的光晕扫过派

出所斑驳的墙。旦知刀杰拉开车门时停
了一下，抬头望了望夜空。光盖山方向
没有灯火，只有星星，一颗一颗，像散落
在天幕上的银耳环。

读书，是人类文化传承、传播
的一项重要活动。而读书的方法，
对应了不同的目的，古今中外，千
头万绪，大体上不出两种，即“我”
读书和我读“书”。
“我”读书的重心在“我”，读书

的目的是从书中获取“我”立身处
世所需的知识，包括思想和技能，
孔子所说“学而时习之”是也。“学”
者，读书，又不唯读书；“习”者，做
事，包括私事和公事。所谓“学以致
用”，正是“我”读书的目的。

基于这样的目的，读书的方法
便取“知之为知之，不知
为不知”。史载诸葛亮读
书“观其大略”，就是“知
之为知之”的意思；陶渊
明自述读书的体会是“不
求甚解”，则是“不知为不
知”的意思。用韩愈的说
法：“少好学问，自五经之
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
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
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
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
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
一得其门户。”把一本书
比作一匹马，这个“意义”
就是它究竟是骐骥还是
驽骀，这是“我”必须“知
之”的，知道后，还必须把
它应用到沙场上或淘汰
于沙场外。而“名数”之类
就是这匹马的玄黄牝牡，
则是“我”不妨“不知”的，
任它玄黄牝牡，只要能驰
骋沙场就是好马。用章学
诚《文史通义》中的读书
法，便是“有切己者，虽锱
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
山不顾”。近人瞿蜕园先
生反复申说读书宜“快
读”“多读”以“博观约
取”有云：“不拘什么书，
尽量用高速度阅读，在
短时间内发现其中最感
兴趣的部分，抓住了这
一部分，这就为我所用
了……假如每逢不懂的地方都要寻
根究底，非解决不放过，那就一辈子
没有几部书好读了……用这样的方
法去读书，才可以提高效率，扩大成
果，书为我用而不至我为书用。”

这样的读书方法，实在是从孔
子、韩愈到欧阳修、苏轼一脉相承
而来的，于文化的传承、传播，在玄
黄牝牡方面难免有所错舛疏漏，但
在千里驰骋方面，肯定功莫大焉。
后世的学者，尤其是主张我读“书”
的学者，讥其为“不读书”“不识
字”，显然是不应该的。以苏轼的
《东坡题跋》论，玄黄牝牡之失近乎
俯拾皆是，如《题鲁公帖》提出“观
其书，有以得其为人”的“书品即人
品”论“是殆不然”的论点，论据是

“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
论点有理，论据也有力，但问题是窃
斧的故事不出于《韩非子》而是出于
《列子》！用今天的“学术规范”，这无
疑是不能被允许的。但我们能否定
这段文字对“书品即人品”论简单
化、绝对化的反拨之意义吗？

我读“书”的重心在“书”，读书
的目的是领会、欣赏这本书的思
想、内容、文采、形式，从具体的一
字一句的微言大义，到不同句子之
间的关联呼应，进而一节、一章直
至全书的意义，最后求得这本书的
“标准答案”。所谓“为读书而读书”
延伸到“为学术而学术”，正是我读
“书”的目的。

基于这样的目的，读书的方法
须持“知之则疑之，不知
求知之”的精神，所以，
切忌“贪多求快”，而“须
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否
则必难悟入”。也就是精
准严密、不留遗憾地读
通、读透。尤以清代乾嘉
学派的学者，以“实事求
是”“无征不信”的精神，
数十年“终日不出于轩
序”地读一本书，成为一
代通儒甚至巨儒。

且不论“悟入”于书
中的我为“书”役，相比
于取出于“书”本的书为
“我”用，不宜取此而斥
彼，单论“诗无达诂”。
《周易·系辞上》以为“仁
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
之谓之知”，西谚则云：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欧阳修
更以亲身的实践指出，
无论读画读书，“览者各
以其意……披图所赏，
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
也”。所以，读书而欲求
解该书的“标准答案”，
精神固然可嘉，但决不
可因此而否定读书为
“我”所用的“断章取
义”。相比于韩愈、欧阳
修、苏轼，阎百诗、戴东
原、焦理堂之读《尚书》
《孟子》《周易》肯定用力

更大，尤其是于玄黄牝牡的所得也
更精深，他们的《尚书古文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雕菰楼易学五
种》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名著。但
我们能以此否定韩、欧、苏的读书
方法及其读书所得的立德、立功、
立言吗？

读书的目的多元，读书的方法
也是多元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
章不写半句空”的治学方法，同时也
是读书方法，“实事求是”“无征不
信”作为高端的学术的读书、治学方
法固然是我所敬仰的；“板凳何须半
天冷，出门无处不文章”的学习方
法，同时也是读书方法，见仁见智
“学而时习”，作为大众的读书、学习
方法则是我所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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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笔记

晨光，不是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的，
而是通过手机屏幕在枕边无声地定时
亮起的；智能音箱用毫无褶皱的语调播
报天气、提出穿衣建议；无人配送车在
楼下滑过，像一只沉默的甲虫履行着被
编入程序的使命……我们的一天，就这
样被一串串流畅的代码悄然开启，心里
却觉得仿佛弄丢了什么。于是，我试着在
这四通八达的数字原野上做一个低头漫
步的拾花人，拾起那些光阴的花瓣。

我整理老家搬来的木箱，在箱底触
到一副奶奶用了多年的老花镜，镜腿用
胶布缠了又缠。旁边是一本相册，塑料膜
已与照片粘连在一起。照片里，尚在中年
的奶奶抱着幼时的我，背景模糊成一片
柔光。我用手机翻拍这张照片，点开那个
“魔法修复”的图标。进度条缓缓走过，像
时光在倒流。几秒后，奶奶的笑容在屏幕
上清晰起来，眼角的细纹纤毫毕现。那一
刻，耳边忽然响起夏夜的虫鸣，以及她带
着乡音慢悠悠讲故事的声音。

我打开电脑里一个名为“旧时光”的
文件夹，里面躺着我学生时代日记的扫
描件。电子屏上，蓝黑墨水的字迹洇开些
许，笔画歪扭，有几处因用力过猛而戳破
了纸张。那一笔一画的笨拙里，藏着一个
少年全部的山河岁月。人工智能可以将
我的文字修饰得行云流水，简直称得上
是华丽的篇章，但没有哪一行字，比这些
稚嫩的文字更能勾起我的怀念。每一次
看到它们，我都会瞬间回到那个憋红了
脸、对着信纸写下第一个称谓的黄昏。

我给住在乡下的外婆打电话。外婆
最爱听戏，我以前回去时总要陪她守着
收音机听戏，收音机信号刺刺啦啦、时

断时续，她却始终听得入神。后来我教
她用平板电脑，点开戏曲频道就能听到
音频，也可以看直播。第一次看直播时，
她戴着老花镜，脸几乎要贴到屏幕上，
嘴里跟着哼唱，手在膝盖上轻轻打着拍
子。我看着她，忽然觉得，那穿过千山万
水的电磁波里，流淌的何止是西皮二黄
的唱腔，分明是具象的、可闻可见的陪
伴。数字的线绵软坚韧，串起了散落四
方的孤岛，让那份属于烟火人间的牵
绊，在云端悄然延续。

慢慢地，我明白了，数智信息不是
敌人，它只是我们生活的新背景。就像
奶奶那辈人面对突然普及的电灯时，依
然选择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守护着那
份旧习惯。光阴之花，从来不在远方，就
开在我们每一次的主动选择里：选择用
修图软件美化风景，也选择更珍惜眼前
真实的日落；选择在手机应用里为喜欢
的博主点赞，也选择静静坐在父母身边
听他们说话……在信息的海洋里徜徉，
也可以为心灵留一座安静的岛屿。

有时，我也开启一种“数字斋戒”。关
掉所有软件的通知，将手机屏幕朝下，
然后从尘封的书架抽出一本纸页泛黄
的书，阅读，思索，间或写下只属于自己
的只言片语。有几次，阳光斜斜地切过
窗棂、落在字里行间，文字似乎与尘埃
一起在光柱里飞舞起来。这不是为了抗
拒这股“浪潮”，而是为了在潮起潮落间
享受属于自己的
生命体验，将每
一寸不可复制的
好光阴，酿成浅
吟低唱的诗行。

愿我们都能
成为光阴里明眸
善睐的拾花人，
在万千数据奔流
的间隙，听见心
底真实的声音。

万千数据奔流的间隙
宋 浩

书斋漫笔

5年前，我从佛山一家餐厅离职
时，满脑子都是逃离油烟味的念头，没
料到，加入外卖大军后，日子依旧躲不
开现实——人多单少的困境和平台
算法的束缚如同围城。尽管我早就做
好了风里来雨里去的准备，但真正入
行后，还是免不了手足无措。唯一的
慰藉是，这份工作时间相对自由，能
与我读书、写作的爱好相辅相成。

我成为骑手的第一个月，日子被
订单填得满满当当。清晨七八点的车
流、用餐高峰期忙碌的商家、人来人
往的街巷，重复的取餐、送餐工作让
我渐渐陷入迷茫。直到一次送单途
中，我在一个小区的一楼客厅瞥见堆
着几十本杂志的书架，随手翻开一
本，里面一篇关于打工者读书的文章
让我眼前一亮。

也是从这天起，我开始在送单间
隙主动寻找与书相遇的机会——除
了小区里散落的杂志，还有两个地方
我会经常光顾：一是广东省工会为户
外劳动者建的工会驿站，书架上摆满
书籍，尤其多是工人报刊；二是街边
的打折书店，收工路过时进去逛一
逛，只要是与打工生活有些许关联的
文字，我都视若珍宝。

最开始，我只能见缝插针地读，
等待订单的间隙，刷一刷朋友圈的文
学类文章链接，目光掠过一句“生活

不止眼前的苟且”；中午在工会驿站
歇脚时，翻几页油墨飘香的工人报
刊；甚至送单爬楼梯的喘息里，在心
里默念刚记住的段落。作家们精彩描
绘的人生百态，总能让我暂时忘却奔
波的疲惫。

直到回到逼仄却静谧的出租屋，
我才算真正拥有沉浸式读书时光。我
不再惦记订单和路线，只静心翻阅作
家朋友们寄来的作品集，他们的文字
拓宽了我的文学视野。心血来潮时，
我会写下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当作回
馈投给各地报刊。待到样刊寄来，指
尖摩挲着铅字，才懂与书相伴的日常
有多踏实。

与书相伴的日子，也藏着意外的
暖意。前年夏天，广东省总工会带着
一行人到佛山拍摄我的外卖故事，取
景地选在南海的一家书店。我置身于
书海，面对镜头诉说着自己高中肄业
外出打工、在奔波中与文字相伴的经
历，那一刻，心里百感交集——从没
想过，一个外卖骑手的日常，也能被
这般记挂。

当天的拍摄，除了在书店，还在我
常取单的商业街、偶尔闲逛的千灯湖
公园，以及那家熟悉的工会驿站。拍摄
结束后，我仍沉浸在不可思议的情绪
里。我的视频发布后，省内多家兄弟工
会的视频号纷纷转发，文案里写着：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本诗集……”这句
话，着实让我红了眼眶。

5年来，我送过的外卖早已数不
清，读过的书却一一记下，其中一部

分堆满了出租屋的角落。从老家带过
来的上千册书，到友人寄赠的图书，
再到报社、杂志社赠阅的报刊，每一
本书、每一份报刊都见证着我的成
长。读书让我不再困于外卖骑手的奔
波，也不再囿于平凡的出身——生活
的宽度，从来不是由职业决定的，而
是由内心的丰盈度丈量的。

我的外卖员生活虽说重复单调，
但也不是毫无变化、毫无惊喜的。每
天送完最后一单，我都会把车停在江
边，借着路灯的光打开微信读书
App。江风拂面，带着水汽的清凉，头

顶的星空渐渐清晰，星光落在屏幕上，
与文字交相辉映。我忽然懂得，那些送
单间隙浏览的文字，恰如黑夜里的一束
光，看似微弱，却在不知不觉中照亮了
我的生活。

凌晨回到家，我总习惯抬头望向窗
外的星空。那些闪烁的星子，像极了书中
的字字句句，也像极了送单途中遇到的
零星善意。我知道，明天的太阳升起时，
自己依然会穿梭在佛山的街巷，重复取
餐、送餐的日常，但我的心里始终藏着对
读书、对写作的热忱，揣着文字给予的光
亮，更盛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

我送的外卖与书有关
吴荣强

新大众文艺·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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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新景·都市蜜蜂（油画）刘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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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朵光阴的花 征文


